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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致現在的你

 「XXXX年4月15日，今天我遇上一個很奇怪的人，明明是大熱天，那人卻披著一件羽絨服，並聲稱
是（空缺），噢！多麼可憐的精神病人，我希望那人早日治愈。我無視那人並直接急步越過，今天可
是個重要的日子，我可不能出差錯。」……
  「很好，（漆黑一片）完好無缺，一切都做好準備了，只要晚上的時候跟（血紅一片）見面就大功
告成了，加油啊！」
……
 
「該死！才剛走了幾步，我又遇上（空缺），那人居然說（血紅一片），這不可能！（血紅一片）不
可能做出這種事，不行！我要去看看！」
……
  「電話打不通，可惡！啊！是（灰色一片），來的正好，是（灰色一片）的話一定知道的！」
……
  「哈哈！我就知道！（血紅一片）不會這樣對我的，不過我真傻啊，因為（空缺）東跑西跑，下次
見到那個（空缺）一定要抓住（空缺）。」
……
「好了，時機快成熟了，咦？那邊是交通事故嗎？真可憐，希望不會影響到我接下來的表現。」
……
「太好了！目前為止很順利，等（血紅一片）回來就可以進行最後一步，真期待啊！加油吧！」
……
「（血紅一片）為什麼在那種地方，（血紅一片）！那裡很危險的，我應該怎麼辦？」
……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是（空缺）幹的好事嗎？哈哈哈哈哈嗚嗚嗚嗚嗚嗚
嗚嗚……」
……
「你等著……」
……
  少年默默看著上述的文字，開始回想起之前的事。



第一章——致不解迷茫的你

時間回溯到不久之前。
 ……
陌生的天花板，陌生的味道，以及陌生的……身體？
少年盯著模糊的天花板，習慣性地伸手摸索眼鏡，卻摸了個空，迷迷糊糊的他向左翻了翻身。
  「嘭！」少年狠狠地從床上摔到冰冷的地板。
  「啊……」突如其來的痛楚使他不禁呻吟一聲，他掙扎著嘗試脫離地板的懷抱。
  「嘭！」他才剛站起來，就猝不及防地被掉落在地的被子滑倒了。
  他揉了揉疼痛的膝蓋，連續兩次的劇痛使他的睡意全失。
  他瞇著眼睛朝四周東張西望。但是很遺憾，他可是集深度近視和散光於一身的男人，眼中的世界簡
直是一片混沌。
「找到了。」他用手不停摸索著，然後摸到一副銀色眼鏡。
  眼前的事物變得清晰起來，映入眼簾少年眼中的，是一間佈滿巧克力裝飾的房間。
   接著他使勁搖了搖頭，嘗試回想昨天的事情。但隨後他卻一臉呆滯地站在原地。
因為他發現有關昨天的記憶，是一片空白。
   但令他最震驚的不單單是這樣。
「咦？我是誰？」他不知道自己是誰，也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更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
 他摸了摸自己的臉，很滑，很有手感，是活生生的人。
 然後他不停撫摸自己的全身上下，這一幕要是被別人看見，他已經被送去精神病院了。
 過了一分鐘，他對於自己的身體感到厭倦了，接著他的眼神停留在一本簿子上，封面寫著：天草啟
的極秘事件簿（日記）
「天……草……啟？」少年右手食指托著眼鏡的鼻托，其餘手指則分別按在面頰上，這似乎是他思考
時的習慣。
他不停低聲念叨著這個名字，猜想道：「這是我的名字？」
「雖然想不起，但是這個是天草啟的日記吧。」他看了看簿子上的「日記」二字道。
   於是他翻開桌上的簿子，端正的字跡佈滿紙上，前幾頁的內容都是些普通的生活經歷。
   但是他卻完全沒有印象。
  「你不會沒有印象吧，天草啟。」
  「哈？」少年張了張嘴，感到異常詫異。
  因為剛才那句就是出自他口。
  「啊！」他的大腦突然感到一下劇痛，零碎的回憶湧上腦海……
   天草啟，今年17歲，雖然他看起來是姓「天草」，但是他的姓氏是「天」，他不是日本人，而是
香港人，但是經常有人搞錯，令他哭笑不得。
   家庭背景普通，父母長期因為工作關係不在家中，甚少關心他。
   為了得到父母和其他人的認同，再加上天草啟優於他人的腦袋，他的學業成績一直都名列前茅。
  
人緣關係普通，只有一兩個朋友。單身17年，根據他本人的說法，因為要專注於學業上，對戀愛沒
有丁點興趣。
……
「我剛才搞什麼啊？對著自己的身體摸來摸去……」天草啟敲了敲頭，然後看見地上的啤酒罐，懊惱
地說道：「昨天的我是太閒嗎？喝什麼啤酒啊？！」
事情就要從昨天開始說起。
昨天是假期，天草啟暫時拋下沉重的課業，一直宅在家裡，專注於網絡遊戲上。結果被一個騙子忽悠
，借了他的遊戲賬戶給其他人，然後他的賬戶直接被盜了，由於太悲痛欲絕，他直接從冰箱裡取出了
父親的啤酒，猛的灌進口裡，借酒消愁……



「不過……喝酒會令我在醒來後失憶嗎？」天草啟歪了歪頭，不解地想道。
由於是第一次喝酒，他不知道喝酒後會有什麼症狀。
  「嘩啦！」不知道為什麼，他突然將日記揭開到最後一頁。
  「XXXX年4月15日，今天我遇上……」
…………
…………
 時間回到現在。
 「這是最後一頁嗎？」天草啟合上日記本，明明是大熱天，他的額頭卻佈滿了冷汗，呼吸開始不暢
順，他大口大口地呼吸，下意識地遠離日記本。
 「可是果然很奇怪……」他冷靜下來後，回想著日記上的內容。
 「為什麼日記上的內容，跟我印象中的昨天截然不同？難道這本日記不是出於我之手？」他推了推
眼鏡。
「不對，從第一頁開始的內容都是我的經歷，我記得一清二楚。」很快他就否定剛才的想法。
「那麼是因為最後的幾頁根本不是我寫的？」語畢，他翻開日記本，仔細對比了日記頭幾頁與最後幾
頁的字跡。
「也不是啊，字跡跟之前的一模一樣，也就是的確是我寫的。」
  「除此之外，為什麼日記的內容好像殘缺不全？那些被塗污的內容是什麼？有什麼特殊含義嗎？是
不想讓其他人知道嗎？」他隨手從桌面上拿起一塊巧克力，並塞進口裡。
  「但是又有誰會特意看我的日記本？」他納悶地說道。
他百思不得其解，當他快要放棄思考時，突然嘴巴不由自主地脫口而出：「因為「昨天的我」寫下了
一些不想讓「現在的我」知道的事？」
「咦？」雖然對於剛才的自己感到奇怪，但是至少他有個新角度思考。
然後他很快又氣餒了。
「……但是這樣不是很矛盾嗎？既然不想讓「現在的我」知道，一開始就別寫下就行了，更何況「昨
天的我」自身經歷的事情他本人最清楚，沒必要故意塗去，不，考慮到現在的問題……」
  但是問題來了，現在的天草啟對於日記上所記載的事一頭霧水，他記憶中的昨天——即XXXX年4月
15日跟日記上的事完全不符合。
他的眉頭越皺越緊，大腦中的記憶很凌亂。
「嗯……」大腦傳來一陣陣劇痛，他雙手抱頭，臉上流露猙獰的表情。
「你趕緊想想！現在正是關鍵之處，不能被疼痛中斷思考。」他又不由自主地說出這句。
「對了！那個日記上提到的怪人！日記中「昨天的我」就是因為遇上那個人，才會發生一系列的事情
。」他莫名的有一種自己想對方向的感覺。
「為什麼提到那個人時，日記上是直接空缺？就像從來沒有出現過？代表抹去痕跡？」他再次翻開日
記本，順便再從桌面拿起幾塊巧克力扔進口中。
「是因為「他/她」就是「昨天的我」不想讓「現在的我」知道的人嗎？」想到此處，他又莫名其妙
地感到不對勁。
「等等，既然「昨天的我」要特意將他的經歷寫在日記上，就表示他並不是想隱瞞事情，相反是為了
讓「現在的我」看到。」
「沒錯，繼續想想，到底是誰想隱瞞你。」他低下頭，喃喃自語道。
「也就是說……對日記動手腳的另有其人，很大機會是「昨天的我」所提及的怪人。」
他擦了擦額頭的汗水，把蘊含汗水的右手伸向巧克力堆，順手抓起一大把巧克力，猛的往嘴裡塞。
「但是「他/她」直接將日記銷毀不是更好嗎，為何要特意留下它？」他的手指不停地戳去桌面，發
出「噠噠噠」的聲響。
「莫非那人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做？而且那人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更重要的是，他到底做了什麼？」
他像是一頭失去理智的野獸，瘋狂地抓起一把又一把巧克力往嘴裡猛塞。
「他對我的身體做了什麼？」
「……」



「果然我整個人都很不對勁……」天草啟停下抓起巧克力的動作，隨之把目光投向一片狼藉的巧克力
堆，臉色大驚道：「居然耗光了我八成的巧克力！又要花錢補充啊……」
每當他在思考問題時陷入瓶頸，他都會習慣性的進食巧克力，以幫助思考。
另外，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對巧克力有著一種常人難以理解的執著。
「唉……真麻煩……」他以一副幾乎虛脫的模樣躺在床上，「現在我腦海中關於昨天的記憶，大概是
那傢伙灌輸給我腦海的假記憶吧。」
「呵呵……」他用複雜的眼神注視著天花板，那是一種難以言喻的眼神。「真是惡趣味呢。」  


